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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千多年前的辽金时期，兰西县西北天这
一带是一片望不到边的大草原。后来，由东北山林
里走出的一伙女真人，在此建立起屯子居住下来，过
上顺心如意的生活。

据史料记载，此地正是金兀术管辖时代金人镇
守大北方的一座神秘城池。

公元1126年，金国大帅完颜宗弼（金兀术）曾来
江北踏查，便看好了这一方平坦之草原，投入了很多
人力物力，增添了精锐武装。蓝天如洗，白云悠悠，
野草繁茂，祥瑞如歌，这是一个生财纳福之风水宝
地。那个年代，松花江南岸阿城便是金国都城，江北
还有郝家城子、女儿城、山弯古城、铡刀城子等镇
守。在此建起一座坚固小城，一可抵御蒙古人的南
来骚扰入侵，可谓是大北方烽火第一站；二可借助草
原优势大兴饲养禽畜类，以供应金军后勤补给之
用。同时，又为金人提供了安全宜居的好地方。

这座大西北金代塞北小城，说小也不算小，方圆
两万八千平方米，城墙高度十八丈。城墙外围有一
道宽阔的护池河，河水与东面百里外的呼兰河相
通。果然，此地为关隘宝贝之重地，战略意义十分重
要。后来，蒙古铁骑来袭都屡吃败而归，对小城子心
悸胆寒。他们骑的威武战马狂奔而来，距离小城十
里外就再也跑不动了，气喘吁吁，口吐白沫，只好放
弃了进攻。由此金人更加认定这座小城是天赐福
地，确有天地神力暗中相助，一座不可小视之城。而
后，又有不少女真人闻名来此定居，即使面对排山倒
海威猛的大批蒙古铁骑虎视眈眈，屡屡来犯，小城人
亦不肯离开。

后来，有个女真人名叫完颜晓英，觉得这是一方
水草丰美的天赐圣土，便养起了鸡鸭鹅，还有不少猪
牛羊等，竟然年年太平大丰收，每年都繁殖茂盛，漫
山遍野都是她和亲人们饲养的畜禽，渐渐地铺展开

“风吹草低见牛羊”盛大画卷。而且都卖上了上好价
钱，发了别人无法想象的爽意鸿财。城里人也都相
继发展起来这个宏大养殖事业，他们饲养草原鹅，北
极寒鸭，大户人家饲养量达四五千只。草原鹅被大
批运走供应皇城和补给前线，西北远大绿地小城子
的显赫盛名，随着畜禽生意崛起而名声远播，红遍北
国，成为令人眼红的明星小城。

由此，几百年间，呼兰河右岸小城子发展成了一
个远近闻名的辽阔畜牧场，流金淌银，宛若东北大草
原上一座人间仙境，喜讯不断传至大金皇上那里，屡
次为完颜宗弼点赞加赏。大草原上的小城子，让这
一带人引为自豪。

据金史记载，当年，完颜宗弼（金兀术）的儿子完
颜亨曾带兵在此驻扎两三年，亲自养殖了好多小鸡，
留下了许多感人肺腑的民间佳话。金鸡崽徜徉于碧
野芳草间的美丽现实，曾经多年在大草原深处活灵
活现，漫山遍野，金灿灿辉煌，无可胜数。

后来，蒙古强劲铁骑横扫金国兵马，到底没能吃
掉这座草原上的塞北小城，足以窥见这座城内的非
凡实力，这为明末后金的关外崛起金兵发迹留下了
宝贵的一支英雄劲旅。

1879年（清光绪五年）又有大批移民蜂拥北上
至此入城，人气极为兴旺。小城不断加快建设步伐，
吸引了更多关东人欢喜居住，工商业也在这片草原
上繁荣昌盛。

小城子
□杨中宇

树林掩映的村庄。

扫码听朗读版《小城子》诵读者/邵晶岩。

黑龙江大庆市所属及周边的广大区域，
历史上曾有郭尔罗斯（现吉林省松原和黑龙
江大庆市南部）、杜尔伯特（现大庆北半部及
周边区域）和扎赉特（嫩江西部的广大区域）
三个旗部落。

其实黑龙江省原来是没有蒙古族部落
的，这三个旗过去属哲里木盟，过去曾有四
部十旗共组一盟之说。这四部主要是指以
科尔沁部为首的科尔沁、扎赉特、杜尔伯特
和郭尔罗斯这四个蒙古部落，十旗是科尔沁
一部六旗；扎赉特部和杜尔伯特部各一旗；
郭尔罗斯部前后二旗。这四部起源于元代，
蒙语的“科尔沁”，原意是指成吉思汗时皇帝
卫队中专门披弓挂箭的战士，也就是弓弩
手，由成吉思汗的胞弟哈布图哈萨尔亲自指
挥，在统一北方草原的战争中，建立了不朽
的军功，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赐予他四
千五百封户，封地在今水草丰美的呼伦贝尔
大草原。历经元朝一代，繁衍出了众多的蒙
古部落。到明朝洪熙年间，哈布图哈萨尔第
十四代子孙中有位名叫奎蒙克塔斯哈喇的
部落首领，为了躲避其他蒙古部落的攻击，
率其部众向东移牧到嫩江流域。为别于同
族中已有的阿鲁科尔沁部落之称，便自号为
嫩江科尔沁，后来便称科尔沁部。奎蒙克塔
斯哈喇有两个儿子。长子叫博第达喇，号卓
尔郭勒诺颜；次子诺扪达喇，号噶勒济库诺
颜。兄弟二人都是科尔沁部的首领。后来
博第达喇又生了九个儿子。其中第三子乌
巴什，号鄂特欢诺颜，率领部分部众单独游
牧，形成了现在的郭尔罗斯部；第八子爱纳
噶，号车臣诺颜，仿照其兄，又自称杜尔伯特
部；第九子阿敏，号巴噶诺颜，相沿此法，也
自称扎赉特部。博第达喇其他六个儿子和
诺扪达喇的一个儿子仍称科尔沁部。由于
科尔沁、郭尔罗斯、杜尔伯特、扎赉特这四部
同祖，所以其首领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常观
点相近，步调一致，逢困难之际能相互帮助
和支援，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形成了一个强大
的蒙古部落群。随着牧场的扩大和人口的
繁衍，以科尔沁部为首的这四个部落逐渐南
下，成为北起嫩江流域，南到西拉木伦河流
域广袤草原的主人。这片地域也常被人们
称为科尔沁大草原。这也就是人们谈到的

“嫩十旗”，隶属哲里木盟。这里也是人杰地
灵的地方，历史上，孝庄皇太后（皇太极妃）、
孝端皇太后（皇太极正宫皇后）、福临的皇后
都是来自内蒙古科尔沁大草原。

到明朝末年，以努尔哈赤为首领的建州
女真人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海西女真的
叶赫等部落感受到威胁，便设法联合附近的
蒙古部落进行反抗。1593年，叶赫部首领布
斋纠结了哈达、乌拉、辉发四个女真部落，并
联合科尔沁部首领翁果岱及其堂兄弟莽古
斯、明安等，共同组成了九个部落的联军进
攻努尔哈赤，史称“九部联军伐满洲”。双方
浑河岸古勒山一战，努尔哈赤巧妙用兵，以
少胜多九部兵马一败涂地。在军事打击的
胜利之下，努尔哈赤又采取了怀柔政策，将
俘虏的科尔沁部首领赐锦衣战马优待放
还。此后一段时间内，双方时战时和，但在
军事上努尔哈赤占有一定的优势并逐渐结
盟。

1636年皇太极改后金为清后，开始对蒙
古各部首领授官封爵，并推行盟旗制度。在
内蒙古地区建立了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
锡林郭勒、伊克昭、乌兰察布这六个盟，将这
一地区的各蒙古部落建为四十九个扎萨克
旗，并以会盟地点作为各旗所属盟的名称。

因为科尔沁、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这
四个部落同祖，所以共组一盟。其中科尔沁
部被分为左、右两翼，各有前、中、后三旗，共
六旗。科尔沁左翼中、前、后三旗并附上郭
尔罗斯部前、后二旗。这样四部十旗组成一
盟，会盟地点定在今兴安盟科右中旗西哲里
木之地，因此定名为哲里木盟。

但从清初到光绪末年,这里的经济结构
却在人们的无意中，自觉而又不自觉就完成
由渐变到巨变过程的演变。最初是三旗地
沿江两岸的荒原,逐渐被农田所取代,接着清
廷便在这些新开垦的土地上,先后设置大
赉、肇州、安达三个直隶厅,统一划归黑龙江
将军管辖，与蒙古旗地王爷开始分地而治。
这一变化,在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以后的
十年间,开始呈现飞跃发展之态势。

伴随土地开发,人口增加和农业发展,清
廷为了加强对流民和土地的管理，不得不在
垦荒地界内辟府设厅、州、县。此后，垦荒大
军持续北上，最后竟有大胆流民冒杀头危险
强行越过柳条边进入“龙兴之地”，涌入哲里
木盟，进入科尔沁左翼三旗和郭尔罗斯前旗
境内，全力以赴开垦蒙荒。各旗地王公贵族
禁不得势如破竹般的流民涌入,便顺水推
舟，收取租粮，反而过起了不劳而获的悠哉
日子。此时的清廷虽也明令禁止流民垦荒,
但由于法不责众，无奈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有禁不止，违禁不究。以至于到 1800年
(嘉庆五年)，清廷不得不明令准“民人耕种”
郭尔罗斯前旗王公领地，“以资蒙古生计”，
并在开垦荒地的中间地段,设长春厅，隶属
于吉林将军管辖，从此在一望无际的松嫩大
草原上第一次出现了蒙汉划界分治。至此，
一个封闭百年的哲盟蒙地，伴随清廷的弛禁
而开始对外开放。1802年(嘉庆七年)复准
科左后旗蒙地招垦，“所收租银作为该旗当
差度日之用”，在蒙地置设昌图,隶于盛京将
军管辖。

为加强对流人和土地管理，1902年(光
绪二十八年六月)黑龙江将军奉旨,在省城设

“总理黑龙江扎赉特等部蒙古荒务省局”，主
持三旗荒务。各旗出荒时,再下设“蒙荒行
局”，事毕局撤。是年派通判张心田等人至
嫩江两岸量莫勒红冈子、滔浪河北、四家子、

二龙梭口、望海一带，计毛荒四十五万六千
九百八十一垧，收取押荒银四十六万零八百
四十七两。

1904年(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在荒段莫
勒红冈子,设置大赉直隶厅,与蒙旗划界分
治，隶属于黑龙江将军，辖二百六十个村
屯。另在塔子城置设分防经历。1906年(光
绪三十二年二月)在景星镇添设分防经历，
两经历皆归大赉厅属。

清末,扎赉特全旗共垦生荒四十九万九
千九百四十二垧,约占全旗总面积的十分之
四左右。收取押荒银约四十六万零八百四
十七两。

扎赉特旗在出荒时,蒙荒行局对田荒各
项问题作了规定。主要有,生荒划分上中下
三等,每垧收取不同额的押荒银。此后杜、
郭两旗都效仿扎赉特旗。杜尔伯特旗在官
局主持出荒前, 在嫩江东岸就已经开出了
小块农田, 其中一部分是由届期不归的流
人所垦, 一部分是1891年 ( 光绪十七年)从
卓索图盟喀喇沁旗逃来的蒙户所垦。黑龙
江将军达桂则认为，该旗西部的东清铁路两
旁，“人烟寥落,遍地草莱,渐为东清铁路公司
占射, 蒙旗痛痒不关,亦从未一清界址”，为

“预防侵占”，应首先出放西部荒地。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在荒段置设肇

州直隶厅,辖五百三十八个村屯,隶属龙江将
军。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在昌五城置（肇
东）分防经历。至此，扎赉特旗、杜尔伯特和
郭尔罗斯后旗三旗共出放蒙荒一百八十一
万六千八百六十四垧，约占三旗总面积的十
分之四。东清铁路两侧和两江、呼尔达河两
岸的荒原都辟为农田。来自燕鲁的流民和
辽南的难民，与蒙旗群众一起，通过艰辛的
劳动,使一望无际的榛莽之地,变成了肥沃的
良田,从而为祖国边疆蒙地的开发作出了重
要贡献。

垦荒后的现大庆属地和周边地区从此
便有了三厅和三个分防经历。1916—1927
年间，在三县境内又设置泰来、林甸、景兴和
泰康四个县。大赉县划归吉林改称大安
县。郭尔罗斯后旗于 1956年撤并，改称肇
源县。扎赉特和杜尔伯特两旗，古称沿用至
今。

三旗往事
□杨满良

草原上的马队。

我们这里不说“秋收”，说“收秋”。我觉得说
“收秋”比说“秋收”有意思多了。“收秋”之后，就轮
到了捡庄稼。捡苞米、捡谷子、捡高粱、捡糜子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捡黄豆，也就是大豆。

第一次还不知道怎么捡。妈妈告诉我，俯下
身把右手捡的黄豆枝儿一根根夹到左边腋下，等
腋下夹满了，就放到大堆儿里，最后用麻绳捆起
来，扛回家。妈妈一边讲一边做示范，我按照妈妈
说的那样做，很快就学会了。小孩子眼尖，手也
快，我不比妈妈少捡多少。从那以后，妈妈每次捡
黄豆都要把我带上。

生产队的大车拉黄豆大概都会贪黑，所以看
不见落在地里一绺子一绺子的黄豆枝儿。我和妈
妈每次天刚蒙蒙亮，就带着麻绳儿出发了。到了
黄豆地一看，总有人比我们还早。说是捡黄豆，不
如说是找黄豆，天太黑，根本就看不见地里的黄豆
枝儿。这时脚比手管用，因为走路的时候脚会碰
到黄豆枝儿。天亮了，我和妈妈很快就捡到扛不
动了。这时，老爸就来了。老爸除了负责扛回去，
还负责把黄豆枝打出来，变成一堆圆滚滚金灿灿
的黄豆粒儿。

黄豆枝儿捡完，妈妈会领着我一块地一块地
的捡黄豆荚和黄豆粒儿。这相当于过了一段大鱼
大肉的生活，接下来要过吃萝卜咸菜的节省日子
了——捡黄豆荚，就是把收割后剩在寸把高的豆
茬儿上的豆荚摘下来，得一直弓着腰；捡黄豆粒儿
更不容易，你得蹲在满是豆叶和杂草的垄沟儿，用
手扒拉着一个粒儿一个粒儿地捡，时间长了，手都
扒拉疼了、肿了。这种“挖地三尺”的做法，让我和
妈妈一天差不多能捡三十斤黄豆粒儿，有时还能
多点儿。积少成多，每个秋天下来，我们家都能捡
上四五百斤。

上学后，学校为了冬天不让我们从家里拿柴
火，在黄豆收完的时候，老师会带着全班学生，拿
上小麻绳儿，到地里捡落下的黄豆枝儿。老师说，
同学们捡的黄豆枝儿按斤卖钱，去掉学校冬天买
煤用的，剩下的钱分给你们，自己多捡就多分钱。
大家听了非常高兴。每个人负责几个垄，捡得都
很起劲。那真是地毯式的捡黄豆。从地的这一头
捡到地的那一头，每一个落下的黄豆枝儿都逃不
过我们的火眼金睛。有时候同学们还会为了一根
黄豆枝儿争抢起来，闹点小矛盾。一块地捡到头
儿，老师就会把每个同学捡到黄豆枝儿，用秤称斤
数记上账。然后再去下一块地继续捡。

基本上每次都是我捡的最多。这样捡黄豆有
点儿像蚕吃桑叶，进哪块地，哪块地就变得光光
的。忙活了一天，同学们用麻绳把黄豆捆起来背
回学校。老师让大家把所有捡来的黄豆都堆在一
起，然后脱粒。豆粒卖了钱，学校留够冬天买煤取
暖的，剩下的就分给我们。我捡的最多，分的钱也
就最多。多少钱，我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年过年，
我用捡黄豆的钱买了一件粉色的趟绒衣服。趟绒
就是今天说的“灯芯绒”，那时挺贵的。

村里有些不种地的人家，到了秋天，就带着麻
绳四处捡黄豆，看见谁家黄豆收完了就马上过去
捡。捡够了，扛了就送回家，然后再继续捡。这些
人家捡黄豆主要是做酱豆儿用的。每年，农村各
家都用黄豆下酱，家家园子或院子里都有一个或
大或小的酱缸，只是每家下的大酱味道都不一样。

那时候还没有小四轮拖拉机，都用牛马车装
运。为了不让牛马偷吃黄豆，会用铁丝拧一个“嘴
笼子”把它们的嘴罩上。牛车慢慢地向前走着，老
爸和老妈在牛车的两边拿着大叉子，把已经割完，
放成一堆一堆的黄豆枝挑起来装到车上。牛车装
不多高，车上不用人摆弄。我跟在车的后面捡车
上掉下来的，放回车上或是紧追几步放到前面的
黄豆堆上。

牛车一颠一颠地向前走着，旁边是老爸和老
妈忙碌的身影。

后来改成机械收割、小四轮运输。从前的那
一幕，很难再有了。但那个画面却时不时就会出
现在我眼前，有时还会出现在我的梦里。

不会有什么是比粮食更珍贵的宝贝，“家有
粮，心不慌”，到啥时候这话都是对的。

这几年我还在坚持捡庄稼，这与增加收入、过
日子关系都不太大，主要是一种习惯。黑土地从
不辜负我们，庄稼从春到秋也是活了一辈子，而颗
粒归仓是我们可以做到也应该做到的。

颗粒归仓
□林建华

爱惜粮食颗粒归仓。

这几年我还在坚持捡庄稼，这与增加
收入、过日子关系都不太大，主要是一种
习惯。黑土地从不辜负我们，庄稼从春到
秋也是活了一辈子，而颗粒归仓是我们可
以做到也应该做到的。

我参加工作后，结婚在县城。合租一间
半小土房，另一家住北炕，我家住南炕。每
年到秋天，是开始扒炕抹墙的时节。

我利用星期天，开始扒炕。我先把炕席
卷起后，用水浇下炕面子，使其炕面湿阴，我
拿起二齿子，把炕上的面刨掉，然后再开始
扒炕面子坯，只见炕面子泥坯已烧成焦黑
色，后用泥板子一块一块扒炕面子坯，炕洞
子中间，由于一年多烧柴，炕洞都挂满了黑
色灰尘，这炕洞子灰又黑有辣。我带着口罩
都成了黑色。因掏炕洞子灰，裤子都弄成黑
色。接着就铺新泥炕面子坯。选旧坯能用
的就用，坏的不能用的就换新的。在铺新泥
炕面时，要注意进火处，放个“迎风时”，以便
风进来好迎风。

铺好炕面子，还得用泥板子抹平，光滑，
之后用柴烧干。然后用泥板子或用玻璃瓶
去擀，使炕面更加平滑美观。当我干完一天
又脏又累扒炕活计时，妻子见我嘻嘻直笑：

“看你像个小鬼一样，脸竟是黑道子，衣服弄
得又脏又黑又累啊！”。这几天总是阴沉沉
的，淅淅沥沥小雨不断，我要选择一个晴天，
好抹我家的外面土坯墙。经过风吹雨淋墙
皮已脱落，像斑驳的伤疤一样，贴在土墙上，
我每年都要抹上一次泥，把土墙打扮一新。

我先托亲友拉一车新土和“麦芋子”。
我和妻子就开始“和泥”。等泥和好后，我登
上梯子，妻子用盆给我端泥，开始抹墙。刚
开始时，右手拿泥板子，左手拿托板，两者用
手不大协调，有时抹泥掉下来，再一点一点
的抹，慢慢就会抹好了。经过一天的劳累，
累得腰酸背疼，把东“大山”外墙和窗前墙”
座子”，都抹完了。等新抹泥墙干了，像穿上
一件新衣服一样，围上外墙四周，既防寒又
保暖，温暖我的家。

经过扒炕抹墙，我家焕然一新。我家土
炕，很宽敞又温暖。土炕是铺着秫秸编织的
炕席，光滑而又洁净，还带有清香味儿，坐在
火炕上那绵绵的热情，使浑身通热充盈暖
和。

炕头是个温暖的地方 ，它多留给老人
和小孩睡觉，火气大的青年人，则多睡在炕
梢，所说“傻孩子睡凉炕，全凭火气壮”。火
热的炕头啊，你包容了世间的悲欢，无论我
离开他多久，却能在梦中回到你的怀中......

土炕还是家人会客、吃饭做活之地。奶
奶抽着老旱烟喷出香辣味，那盏小煤油灯
下，在炕上缝缝补补忙个不停。

我家的八仙桌放在土炕上，炒点瓜子，
慢慢的嗑着。把我家锡壶，装上家乡的小

烧，坐在火盆里，溢出浓浓的酒香味，在屋内
飘落散去。桌上放有炒的土豆丝，豆芽菜，
猪肉炒酸菜和一盘凉菜，我和乡亲们喝着小
酒，唠着家常里短，觉得浑身通泰，回肠荡
气，喝得快乐和幸福。

家的土炕，还有一个用途，就是用来烘
干粮食。到冬季把炕席一卷，将要碾的谷
子，放在炕头里，然后再把卷的炕席撂下。
经过一段时间，就把谷子烘干。临近春节
时，推碾的人较多，还得排号。一天，我和爷
爷背着 2斗谷子去碾米，等推完碾子，已到
点灯时间。春节前家家户户，都要用碾子压
大黄米面，好蒸粘豆包，俗话说：“过年的豆
包全家做”。全家人利用晚间，点上小煤油
灯，开始做起豆包。奶奶先发好黄米面，我
帮助攥豆馅，奶奶和婶母蒸，蒸出来的豆包
黄登登，亮光光，吃一口真香啊！

但现在土炕在农村也越来越少了，就连
家中新盖的房子，也用床代替了。暖烘烘的
热炕头，至今难以忘怀啊！想起热炕头，更
想起仍然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我
总觉得，睡在那充满温情的土炕上，才能与
天地相互贯通，融为一体，而只有深入和贴
近故乡，拥抱融入土地，才让人过得舒心，踏
实和幸福……

扒炕抹墙
□王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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